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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记者 李想    本刊记者 关悦

入“水”之路

常年处于超负荷状态工作的人往往会显得有点

疲倦甚至苍老，让我们猜不透他的年龄，王浩却不

是这样。出生于1953的他已快进入耳顺之年，27年

来，他一直辛勤地为我国的水资源问题奔波着，虽

已渐白了发丝，却不见疲倦，依然以饱满的精神坚

守在保护水资源的战线上，矍铄而有力。

作为几乎与共和国同岁的人，王浩经历了那

个时代的人所经历的众多起伏。一系列政治运动

断送了无数人的求学路，王浩的中学时代也因

“文化大革命”而只有短短20个月，之后就被下

放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待就是七年。“在

那样的七年里，一个人很难设想个人未来的道

路，我只是觉得这种非正常的社会状态一定不会

长期持续下去。虽然当时‘读书无用论’等观点

很盛行，我却觉得读书迟早会有用，我相信无论

做什么都需要知识。”忆及那七年时光，王浩仍

是记忆犹新：“那时白天劳动强度很大，但等到

晚上静下来的时候，又会觉得特别空虚。我也没

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于是就选择了学习，一方面

是想让自己充实起来，另一方面正是基于这种对

‘知识有用’的相信。”

王浩并没有让这七年荒废。当时，他和孙晓

平、朱建新一起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三个人相互

鼓励、相互支持，一起钻研高中数理课程，就这样

一点点地坚持下来。

1977年恢复高考后，王浩报考了清华大学农

田水利专业。“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应该说和我

插队时的经历有一定关系。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参加兴修水利中的坡改梯劳动时，我负责测量跑

杆，感觉很神圣，也挺有意思，就喜欢上了这个方

向。”如愿考上清华后，经过几年扎实学习，他又

接着在清华读了水利工程硕士，并于1985年获得硕

士学位。硕士毕业后，王浩进入中国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工作，开始了他与水打交道的

一生。1987年，王浩又回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读了

两年系统工程博士，毕业后重新回到水科院工作直

至现在。

本科、硕士、博士，仔细算起来，王浩在清

华大学整整待了十年。谈及在清华的这十年求学，

王浩常常会说“受益匪浅”。在这里，他接受了良

好而全面的专业教育。他说：“众所周知，水文是

水利的基础，要想学好水利，就必须掌握气象、地

理、地质与构造、生态环境等与水文相关的自然分

毅然前行的智者
 ——专访中国水科院水资源研究所所长王浩院士

“如果我们不珍惜水资源，最后一滴水将会是人类的眼泪。”当如此的警告一次次在人们耳边响起，似

乎并没有多少人真正为水担忧。但事实上，这已是一个全球告急的问题。据统计，全球目前约有1/5的人无法

获得安全饮用水，40%的人缺乏基本卫生设施，每年有310万人死于与水有关的疾病；到2025年，水危机将蔓

延到48个国家，35亿人为水所困……

为了引起人们对水问题的关注，联合国大会于1993年确定每年3月22日为“世界水日”，随后又成立了世

界水理事会，并从1997年开始每三年举办一次世界水资源论坛。今年三月，第六届世界水资源论坛在法国马

赛举行，来自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5万名代表坐在一起，围绕“治水兴水，时不我待”这一主题共同探讨

水问题的解决之路。

中国著名水利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所长王浩在论坛结束后就

我国水资源管理问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他以北京为例，指出当下中国必须采用内涵式发展方式，走

节水之路，同时要加强全国水资源的合理调配与管理。唯有如此，才能应对日益严峻的水危机。现在，就让

我们共同走近王浩院士，一起认识这位在水危机下毅然前行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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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学科知识。此外，随着人类活动对于自然水循环

过程影响的加剧，以及经济社会用水管理和社会水

循环调控需求的拓展，水利研究的基础知识还要进

一步拓展到经济社会领域，同时还要学会运用系统

思维和分析方法。”这些知识他在清华求学的不同

阶段都曾深入学习过，从而为他未来的研究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时至今日，他仍记得我国水利界先驱张光斗先

生在他们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他教育我们水利是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

治水的历史，同时，我国也有迫切的实践需求。他

要求我们牢固树立水利专业思想，学习和研究要面

向国家的现实需要。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中

国这块最好的原型试验场，科学家和工程师都拥有

广阔的舞台。我国的水科学技术已经在世界上占有

一席之地，其中水工结构、水资源配置和泥沙等领

域还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目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基础行业的

建设还有许多基础科学问题需要解决，需要创新，

而这需要大量科技人才。面对许多年轻学生不愿从

事基础行业的现状，王浩颇为忧虑。在他看来，这

个问题的解决一来有赖于基础行业的待遇和社会认

可度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也要让青年学生认识

到基础行业的重要性，要让他们相信在基础行业也

能实现自身的抱负和理想。而最重要的，唯有保有

一颗宁静的心，耐得住眼前的清贫，才能在科研领

域成就一番大事业。

现在，已离开校园二十多年的王浩仍经常回母

校清华。他说他很眷念清华浓厚的学术氛围，也很

喜欢和这里的青年学生们进行交流。同时，他也以

自己的经历和智慧，激励和感染着清华园里的新一

代人。

甘做“不受欢迎的人”

在王浩的回忆中，当他开

始参加工作时，中国刚经历了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农

田水利大干快上”阶段，水利建

设开始进入一个相对理性和平稳

的时期，并开始推进水资源规划

和管理工作。“那时也正是水科

院蓬勃发展的时期，我很幸运自

己能一开始就来到这里工作。”

王浩认为，水科院是我国水利系

统屈指可数的大机构，这里大项

目多，可以经常全国各地跑，从

而能勘察更多的流域，这样就可

以充分地掌握第一手资料。正是

从那时开始，王浩多次参加了由

水科院牵头组织研究的项目，如

三峡装机容量的选择，东线、中

线、西线南水北调工程的论证，中国人均水资源量严重偏低，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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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水权制度，水资源的实时管理

等。这些国家层面的大项目，让他

一点点走过了全国各个省级行政区

和七大流域，几乎跑遍了中国所

有的河流湖泊，对每一个水域的情

况都了如指掌。仅南水北调工程，

他就整整忙碌了十六个寒暑。大量

的科研任务让他常年处于超负荷状

态，每天至多只能睡四个小时。

忆及那时的经历，虽然艰苦，

但王浩却并不觉得心酸。“在我参

加海南项目时，从北京到海口的飞

机很少，一张机票需要700元，而从

北京去南宁的机票经常打折，便宜

的时候只要220元，所以我们通常都

是从北京飞到南宁，再坐11个小时

的大巴到广东徐文，然后再乘船去

海口。那时座椅前后很窄，我块头

又比较大，每次往返都让我记忆深

刻。就这样我平均4个月去一次，在海南总共呆了16

个月。”一次次的艰辛并没有消磨王浩的干劲，相

反，他更执着地投入到工作中。在他的办公室里，

有一张折叠床，一年中有半年甚至更多的时间王浩

就睡在办公室，为的是节省上下班的时间，多做一

些事。

正是这些实地调研和辛勤工作，让王浩对中国不

同流域的水资源现状和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他曾多

次讲过自己于1996年在我国西部严重缺水的宁夏自

治区做调研时遇到的情况：当时的宁夏中宁县有一个

“十年九旱”的“喊叫水乡”，当地异常缺水，老百

姓只能靠下雨天将雨储存到水窖里来度日。但水窖的

水不够用，还需要政府派水车来送水。本来麻雀是最

怕人的，但在那里，渴极了的麻雀与人争着去喝水车

上的水……在中国，不仅很多农村缺水，城市同样缺

水。北京、深圳等大城市的水资源极度短缺，人均水

资源量不足200立方米，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水资源

短缺警戒线——1700立方米。

对于这一系列景况，王浩深有体会。他在自己

的实地调研中不断发现中国水资源的危机。这些危

机不仅促使他不断追寻着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的

方式，也渗透了他自己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他曾

在采访中风趣地说：“我洗澡都是转着圈洗。在淋

浴喷头底下不要让水老冲一个地方，而是很均匀地

一边转着圈一边洗，这样子很省水。用水效率会提

高一半。”

为进一步提高公众的节水意识，王浩曾建议提

高水价：“发达国家人们的水费支出占到了家庭支

出的2.5%到3%，而我国的水太便宜了。”他曾提议

北京的水价应该涨到11块4毛2。这在社会上引起了

强烈的反响，甚至曾一度让他成为“不受欢迎”的

人，但他不在乎。他认为唯有增加用水成本，方能

促进人们更好地利用水资源。

这一路伴水行来，王浩硕果累累：他的博士

论文《三峡梯级水库群优化调度研究》，研究成果

在三峡工程论证和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所进

行的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论证及其调水规模的确

定，被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和建设方案采纳；他

负责的全成本水价构成理论与计算方法，被应用于

深圳对香港等供水水价的制定中，得到了供需双方

的认可。同时，在国家“八五”、“九五”科技攻

关项目中，也都有王浩的理论成果……在他看来，

能为中国水资源问题的解决多做一分贡献、多出一

分力，便是人生最大的收获。

王浩在官厅水库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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